主題文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留守兒童的眼淚與未來
喻書琴等
《麥種》期刊編者按：“百度”鍵入“留守兒童”，出現1530多萬條資訊， “百度百科”中，關於留守兒童的詞條也篇幅甚廣。可見，留守兒童已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。據權威調查顯示，中國農村目前留守兒童數量超過5800多萬，這些 孩子從小經歷到親情的冷落和疏遠，教育的隔離與敗落，給他們心靈中造成隱藏的危機和壓力，長此以往，易於釀造重大的人生悲劇，衍生社會衝突。本期的焦點關 注，三篇文章，作者皆身為父母，他們以不同的立場和微末的聲音，呼喚著明天的幸福。本刊也借此呼籲對“留守兒童”這一群體有負擔的弟兄姊妹或社會愛心人 士，能向這些幼年孩童伸出關愛之手。
 
 (一)  一個留守兒童父親的心聲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/沙漠中的駱駝
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，中國經濟的發展，湧現出大量民工潮，其中有許多年輕父母。他們為了家庭和生活，撇下自己的孩子，遠走異鄉，換取經濟上的效益。這給孩子教育留下了更嚴重的問題，隨著時間推移，矛盾更加突出。
當我們回顧，當下的犯罪趨勢越來越年輕化，有些還是未成年兒童，由於父母外出打工，孩子沒人撫養，於是很早輟學，跟隨父母漂流在外。父母白天上班，孩子在家 無人看管，孩子去網吧，沉迷於網路不能自拔，被鋪天蓋地的暴力與色情資訊腐蝕，當他們沒錢上網，於是偷竊搶劫，一步步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女孩子則很早就戀 愛，十三四歲墮胎的大有人在。另外還有一類，就是家中有老人撫養孩子的，但這些爺爺奶奶大都沒讀過書，更不用說以科學的方法教育孩子了。
由於國家施行計劃生育，大部分農村家庭的孩子也只一兩個，由於國家的經濟增長，現在的農村也不缺錢，孩子都是爺爺奶奶的心頭肉，哪里還會管教？本身孩子父母不在家，如果管教又擔心孩子的父母有意見，長此以往，孩子便在嬌生慣養中成長。
我對留守兒童有感觸，因為我的家庭本身就屬於留守兒童的家庭。在我孩子還很小的時候，我夫妻倆外出打工，把孩子留在家中給兩位老人看管，時間長了，孩子對我 越來越冷淡，你和他說話，他也不搭理，甚至非常厭煩，學習成績直線下降，而且經常說謊，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在家，沒辦法，我只好帶她到溫州打工，她來溫州後 根本沒心思做事，花錢非常厲害，一件衣服買來穿一次就丟掉，不上班也不願意和我們交流，我們用很多方法都不能走進她的內心。更讓我生氣和痛苦的是她還不到18歲就戀愛，且離家出走，直到現在杳無音訊。
由于我的父母沒有文化，導致視野狹窄，而現在的孩子受現代社會影響很深，故反差極大，無法溝通。這樣的光景不只我的家庭。今年春節，一位老鄉本來不回家，大 年三十家裏得知他女兒失蹤，初一夫妻匆匆回家；另外一位家裏打電話說他的侄子在網吧找不到了，讓他回去一起尋找，最後在杭州找到時，整個人已神志不清…… 這樣的事不勝枚舉。
這些畫面映入腦海，觸目驚心。我仿佛看到了一個個父母絕望的眼神和滴血的心靈，看到了一個個幼小的心靈究竟在渴望什麼？一雙雙迷茫的眼睛在張望著什麼？是孩 子錯了嗎？不！孩子是無辜的。他們沒有錯。他們為什麼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離他而去？讓他們從小經歷離棄之苦，他們該得到父母關愛卻得不到，該擁有的家庭溫暖 卻失去了。父母不在身邊，他們沒有安全感，感受不到溫暖，心理受到創傷，心理漸漸扭曲。是父母的錯嗎？父母是無奈的，他們為家付出很多，他們知道對孩子付 出不夠，於是儘量用物質滿足。孩子需要什麼？是在父母身邊享受家的溫暖。物質是次要的，在這種矛盾中，誰應該承擔孩子心靈的需要？說到這裏，我的心在哭 泣，我為失落的孩子哭，為更多和我一樣的家庭悲哀。
孩子是國家的希望，是社會的希望，更是一個家庭的希望。當一個孩子失落，預示著這個家的希望也失去了。當一群孩子出問題時，所在的社會秩序就會紊亂，使社會動盪；當一個國家的青少年出問題時，這個國家也出了問題，國家出了問題，就是國家所有公民的問題。
實在說，基督信仰的文化理念是愛。搶救靈魂，傳揚福音，是每一個基督徒的使命。在西方，基督教文化是主流文化，是影響社會和國家走向的文化。試問，中國基督 教在中國起到了什麼作用？社會的責任感在哪里？近幾年，常聽很多海外宣教的言論，如果國內的事情都沒處理好，這一批批的留守兒童將一步步淪為社會和國家的 巨大負擔，從歷史上看海外派遣的宣教士，當他們的國家強大時，他們的宣教就能做大做強（如18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），因為每個宣教團體背後的支點來自國內。
如果任其發展，不出20年，這些留守兒童將給國家、社會、家庭，帶來什麼？一個國家的衰落，也就回應了宣教的進展，而農村的留守兒童對教會帶來的危機可想而知。
我寫這些，只想代表所有留守兒童的父母表達心聲，希望教會能看到，能聽到，並切實行動起來，給留守兒童一些關愛，比如在中國農村開辦留守兒童託管所，幫助這 些孩子，在心理上予以引導，建立他們的價值，培育他們的品格，歸正他們的信仰，也為將來中國能夠走出更多宣教士培育人才。
  

(二) 留守兒童·民工子弟·我的兒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/喻書琴
今年的兒童節，Myoyo（望京兒童樂園）有幾乎免費的活動。早晨帶雅歌箴言快樂地游畢回來，便看到新浪關於《留守兒童，草樣年華》的專題報導，非常沉重，甚至慚愧。
上次回老家，也看到很多留守兒童，包括不少基督徒打工者的孩子，連主日學也沒有，連瑪利亞三個字也說不俐落，連一本聖經故事也沒有聽過和讀過。我很替這些孩 子難受，然而難受又能怎樣？除了那一個月教他們主日學以外，我們並沒有從城市遷移到農村，紮根農村教會去幫助他們建立主日學。
農村，有留守兒童，草樣年華；城市呢，有民工子弟，同樣草樣年華。
上月，去“愛加倍”打工子弟中心，走訪那些孩子和他們的家。年紀大的呆在幽暗的網吧裏面逛，年紀小的就呆在骯髒的垃圾旁邊玩，塵埃漫天的馬路和塵埃漫天的草樣年華……
相比之下，富二代或富三代呢？真是花樣年華。在北京的望京，我居住的地方，一年會員費近萬的國外兒童機構（比如“家盒子”）；一月園費起碼二三千的私立幼兒 園；一節課時費上百的早教中心，比比皆是。精英教育是要錢的，私塾教育是要錢的，素質教育是要錢的，華德福教育蒙特梭利教育是要錢的，包括主內兒童教育機 構也日益面向中產和貴族。
我和我的孩子，儘管沒有北京戶口，沒有任何社會或醫療保險，沒有多餘的錢，卻比很多的草樣兒童都幸運。
我丈夫做電腦，因著收入還不錯的緣故，我辭職在家照顧一對兒女，順帶做些文字事工。這樣，孩子不至於因為父母雙方都得工作，需要送到福建農村爺爺奶奶處做留守兒童。
我在北京買了房，所以因著一紙房產證的緣故，有資格上社區便宜的公立幼稚園（一個月900左右），上附近的公立小學（幾乎免費），上電腦排位的公立初中（幾乎免費）。這樣，孩子不至於因為是外地戶口，而去昂貴的私立學校或去艱苦的民工子弟學校。
這真是需要感恩。但如果丈夫不做電腦呢？如果我們沒有在北京買房呢？留守兒童？或民工子弟學校？或收費高昂的私立學校？那些收入勉強維生也沒在北京買房的“80後”，即將為人父母了，如何面對是媽媽還是奶奶照顧幼兒而收入減半的難題？如何面對兒女在京還是回老家上學而分居兩地的難題？我們中的大多數能按國外基督教育兒理念，做幼兒三歲前的全職媽媽嗎？進行反思應試體制的素質教育嗎？大環境太不一樣。
中國，從一出生開始，起點就開始不公了。社會資源不公，自然資源不公，教育資源不公，而且這種不公在劇烈擴大！即使是屬靈資源，也同樣不公。我和我的兒女 們，或多或少參與了這種不公。比如女兒雅歌在北京有那麼好的主日學環境（教會三四個孩子，四五個老師），那麼好的家庭環境（孩子在父母身邊，從小強化信仰 教育），那麼好的屬靈資源教育環境（有杜博士親子類的書，有兒童聖經故事的繪本）。當我和我家開始受惠于因經濟資源、教育資源、屬靈資源帶來的小範圍相對幸福，覺得周圍小環境開始寬鬆自由時，便容易忽視中國大環境的民生苦難……
我從未羡慕過那些“富二代”，但我不能免俗或說同樣媚雅，本能中，希望將兒女培養成有好品格的主內紳士淑女，希望他們學繪畫鋼琴等才藝，希望為他們將來的教 育開始早日做規劃……靈性好的時候，我的希望卻是：他們從小敬畏主，並願意吃苦耐勞，艱苦樸素，關注比他們社會成長環境差，心靈成長環境也差的小朋友，做 下一代的宣教士。
所以，求神讓我為兒女們的未來作“人往高處走”的本能籌畫時，常常警惕自己好逸惡勞避輕就重的本能，常常回到十字架的原點——讓自己和兒女走“水往低處流”的生命道路。因為孩子們生長的這片土地，還依然滿目瘡痍。[image: image1.png]



  

(三) 連加恩醫生給兒子的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/連加恩
親愛的兒子：
當爸媽以前，我只知道當孩子的心情，孩子們不喜歡爸媽拿自己和別人比來比去，現在自己當了爸媽才知道，天下父母心──從出生的體重、身高，還有雙眼皮的角度，就已經開始了這場一輩子的競賽。
當你出生第三天，爸媽把你接到坐月子中心，看你和其他“同學”一字排開，探望你的親友就忍不住拿其他的寶寶指指點點：“你看這一排還是我們的比較可愛！”“你看那個是誰家的怎麼那麼黑？”等等。
有一次，我不經意聽到你隔壁床小朋友的爸爸和親友聊天，他指著你說：“天啊！為什麼他的頭比我們的大這麼多？”
親愛的兒子，爸爸答應你：儘量克制自己不要老是拿你和別的小孩比較，就算爸爸愛和人家比較，我會放在心裏比，不會像那位爸爸，還大叫出來。
雖然，等你大一點去了學校，爸爸一定會要你好好念書，考試後，也會忍不住問你其他人考幾分、在班上排第幾名之類的問題。老爸其實很清楚，這些東西真正影響人生路的程度並不大；持續的努力、擁有好的品格、充滿上帝恩典的際遇影響才大。
其實很多數位，好比你的出生體重、頭圍，現在看來也不過是親友們聊天的題材，或拿來耍耍嘴皮子用的啦！
上帝給你的這個人生，就是最獨特、最特別的，你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天底下有六十幾億人，每人自成一格，該怎麼比？如果真的要比，爸爸告訴你，其實你的頭也沒有很大啦！
但是，如果你不小心和人家比較了、發現自己什麼都贏人家，那代表你的責任更大了！爸爸在非洲的許多朋友，沒有聽過什麼叫做“坐月子中心”，他們的孩子一出生就睡在泥地上的草席，罩在蓋剩菜剩飯用的防蚊罩裏，為了躲避瘧疾的威脅，孩子長到5歲以前，他們不敢宣稱家裏多了一個人，因為隨便一個傳染病就可能奪走他們的性命。
說真的，如果你比老爸非洲朋友的孩子們更聰明、更會考試或更有學問，爸爸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，上帝給你比較多一點，就是要你多付出一點。這些被你“比下去的人”，都是你的責任範圍。你要用上天給你的才能，去做一些事情幫助這些人。
若用這個角度，爸爸就可以要求你好好念書了，目的不是爸爸可以拿你的成績單，去和我朋友們的孩子比較；而是你被賦予了使命，用你的專業和貢獻去改變你所在的世界，讓那些沒有你幸運的人，可以過得更好。
奉獻一生給非洲的史懷哲醫師，小時候也很愛比。他比什麼呢？“比武”。
有一次，他和鄰居的孩子打架，獲得壓倒性的勝利，那個打輸的孩子說了一
句不服氣的話，改變了他一生，他說：“如果我像你家一樣，可以天天吃肉，我就不會輸給你了。”這話讓年幼的史懷哲察覺自己的優越，都是建立在上天所賜的福氣，而不是他自己有什麼了不得。
當他進一步去思考：上帝給他如此幸福的成長背景、順利的求學過程和不凡的天分之目的時，他決定把自己奉獻給非洲無數可憐的人，來活出那一個目的。
親愛的兒子，老爸常常覺得你實在很幸福，你們這一代的人都是。我告訴你這個故事，是希望你不需要等到和鄰居打架，才發覺這個道理。
下定決心服務人群的史懷哲，在完成了醫學、神學、演奏學三個博士學位之後，才踏上前往非洲的旅程。
每次，當老爸受邀作非洲服務的相關演講，之後的提問中，年輕學子最常問的問題就是：“現階段的我們該如何準備，才能去第三世界服務？”有時，他們眼裏還閃著真誠的淚光，讓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，才算是夠慎重。
直到一年耶誕節，在臺北市政府廣場有一個盛大晚會，現場集結了五千多位元民眾，在電視實況聯機之下，我被邀請作短短的分享，當我拉拉雜雜的講完要下臺時，主持 人“黑人”（他是藝名叫黑人，不是真的黑人），忽然讓我措手不及地說：“那最後請你跟大家講講，要加入你們的非洲工作，需要具備什麼條件？”看著手錶，我 只剩一分鐘可以回答，我隨口答了一句：
“只要覺得自己很幸福的人，都可以去！”就下臺了。
我想講的是，攔阻我們願意幫助別人最大的心理障礙就是“比起別人，我還不夠幸福！”的想法。
小學老師告訴我們：“不要成為手心向上，而要成為手心向下的人，因為向下是給，向上代表乞討。”
如果我是小學老師，我會講一句相反的話：“大家要先學會成為一個手心向上的人，當你把手心朝上，可以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幸福的接受者，不斷從這個社會、國家、爸媽、老師、校長和上帝那裏領受愛的灌注，那麼，你就可以把手心向下翻，把福氣分享給其他的人。”
孩子，你要先體會自己是一個幸福的接受者——“知道自己從上天白白領受恩典”，然後分享你所領受的福氣給人。上帝會給你更多，你就越有力量幫助更多的人，這是一個良性迴圈的回路。[image: image2.png]



_________________
注：喻書琴，大陸“80後”基督徒；文字工作者；其見證集《展開清晨的翅膀》已由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出版；
連加恩醫生，在基督化家庭長大，醫學院畢業後，前往西非服事貧窮人，又在互聯網發動“垃圾換舊衣”運動，搜集一大批舊衣服從臺灣運到西非。他的故事曾改編為電視劇。該文是他寫給年僅兩歲兒子的信，讓兒子在二十年後閱讀。
本文原載於《麥種》期刊，第25期，2011年1月；由該期刊顧問舍禾傳道供稿轉載，謹此致謝。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廿四期，2011 年4月。
